
护卫进来禀报：“有一头稍大的海
兽穿过水道，从船底窜去了。”舒莞屏
弯腰收拾杯盏。

整个返程小棉玉只说了三两句
话。舒莞屏认为，这一程是提调最后的
陪伴了，心中酸楚交织，更有无尽的悲

绝。随着挨近那座空旷、入冬前格外凄
冷的大城池，舒莞屏觉得自己好似一
头海兽，正在进入一面巨大的围网。前
面出现了一群翻飞的黑鸟。“这是乌鸦
吗？”他不知自语还是发问。

船在夜色中靠停码头。除了几个
瘦长的黑影，没有其他人马。他们摸黑
走了几丈远，拐过一片矮小的屋子，看

到几辆车马。上车后，舒莞屏一颗心悬
着，料定车子会驶向另一个方向，那是
沙岗南面的一溜监房，他与“五微子”
会面的地方。“原该如此。”他心中悄
语。可是车子最终没有拐向那里，而是
驶入一条十分熟悉的路径。疏林出现
了，肥硕的海草屋出现了，又见长廊和
点点灯火。他不信自己的眼睛。疏林中

有黑衣青年，草顶上方有一片寒星。
小棉玉陪他走到廊门。“公子到

了。好生歇息。”她言罢转身，快到舒莞
屏不及道别。他凝神看她飘起的披风，
站立许久。

他还在望向深不见底的夜色。身
后有一个陌生的男子，一手扶着弯

刀，一手拉开廊门：“大人，我是您的
卫士。”

已是午夜。案上放了一个棕色食
盒。一切如旧。腹中有一只饿兽，它大

口吞食。吃到一半才感到一丝丝甜意，
“是的，所有毒药都是这样的味道。”不
敢吃完，最后细细品味黏腻的羹汤。他
好像只有今夜才意识到，远在天边的
沙堡岛才有这样奇怪的饮食。这里的

大餐会出现红色金色交织的海蛇，会
有肥得流油的大水鼠，还有无数淤泥
中掘出的块根。据说古代土著就是吃
着这样的食物长大，这些野人细长怪
异，脱了衣服如同火练蛇，穿上草裙就
像凹眼猿，叫起来吱呀如笛。他们专等
外地人走进陷阱，捉了就是美食。这是
真正的食人番，其后人仍有这种嗜好，

大鱼大肉皆不满足，总是盯住生人喊
叫：“打个牙祭呀。”

舒莞屏爬向卧榻。过了今夜，余生
皆是苟活。自己的生带来了更多的死，
这真是弥天大罪。他宁可死去也不愿

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鼻子尖尖、头发
稀疏的人来到这里，波澜不惊地宣布
某个消息。那是心惊肉跳的时刻。为了
躲避这个阴森森的时光，他甚至不想
等到黎明。此刻，他觉得令人愧疚和巨
痛的是两个人：自缢的奶娘和遭到凌
迟的革命党人。一个让他想到落空的
誓言，一个使他见证了无耻的苟活。

一切比自己预料的快了许多，比
死亡还要恐怖的时光真的到了。他仰
躺着，不知不觉进入凌晨，忘记了这是
另一个人最愉悦最亢奋的时段。啊，廊
门被敲响了，一个恍若隔世的人出现
了。瘦削青年说：
“冷大人等您聊天呢，让我过来

请您。”

“啊，我即刻过去！”
舒莞屏在屋里徘徊，头脑高速运

转。没有什么猝不及防，只是有点怪
异。他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这么
快，说明那个人比自己还要急。他去镜
前看额上的伤：“这是棘丛留下的印
迹。”这句回答令自己稍稍满意。“公子

走开这几天大增见识，你也许站在地
狱门口望了几眼吧！”这会是那个深不
可测的、阴郁的声音。对方说得太好
了。他将如何应对？啊，他要如实回道：
“是的，大人。我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炼
火，地狱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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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莞屏走近镙钿屏风，听到了美
好的若有还无的仙乐。这使他一怔，停
下脚步。“公子请进。别站在黑影里。”

屏风后面传来熟悉的声音。烛光下，案
上有一个澄黄的物器在微微颤动，哦，
是它在鸣唱。呀，这是一台精美至极的

八音盒。舒莞屏被它的形制和鸣奏吸
引了。屏风后面的人走出，仰脸看过
来，露出一排短牙，很愉快的样子。“冷
大人”三个字鲠在了咽部，没有吐出。
冷霖渡一笑，示意他坐下。瘦削青年端
来托盘，是比往日更加丰盛的饮品：咖
啡和茶点、两杯浅绿色的洋酒。混合的
特异香气让人遗忘，又唤醒记忆，好像

正将逝去的午夜和凌晨无缝衔接。
冷大人起身关掉了那架八音盒，

搓搓手，玩味的目光看着他，最后停留
在额头伤处。“赶路的辛苦我是知道
的，不过那是年轻时候的事了。哦，像
你一般大的年纪，我经常像一只兔子
一样奔跑。”冷大人端起那杯洋酒，又
送他一杯。好甜，不过有一种杏仁味

儿，微苦留在舌尖。“为何奔跑？为山那
边的传说，为青春之火，为爱和恨，为两
腿之间的蛋！”冷霖渡说着站起：“请原
谅我的粗鲁，不过公子知道，有时非大
俗而不能尽言。我那些年代确实如此。
好在这一路走来，总算找到了一个终
点。”冷霖渡一口饮下杯中酒：“我是说，

我遇到了大公。她使我结束了追逐和漂
泊。永远感激大公，她是茫茫黑夜中的
一束光。原来前半生的所有焦苦、悲伤、
大难和哀愁，莫不是为了这一天。”

舒莞屏听得真切，却仍旧茫然。
冷霖渡那个小巧的鹰钩鼻又变得

沉沉下垂，凝聚了无比的忧愁：“我无

论如何也不会明白，公子既然走到了
大公身边，遇到了这束光，为何还要当

一只兔子，无谓且危险地穿山越岭，甘
冒被猎手一枪毙命的风险？”

（未完待续）

他终于听不下去了：“应老师，
应教授，应院长，应总！”这几个称呼
大家都是轮换着叫的，他也不知姓

应的更爱听哪一个，就把几个都叫
了一遍，然后说：“恕我不懂旅游文
化，更没有搞过解说词。可北斗镇我
从小在这儿长大，山山水水、一草一
木，还是略知一二的。尤其是这七座
山，的确酷似北斗七星的布局，很像
是人间对天空大熊座尾部的高级仿
真再造。啥传说都有，几乎每个上了

年岁的老人，肚子里都有一堆故事。
我个人是不同意点亮的。把它们点
亮了，天空真正的北斗七星就看不
见了，故事大概从此也就终结了。过
去那些老故事，都是人们看着天上
觉得好，才想象着地上的。天上的
没了，地上的自然也会消失。咱们
今天不说这个。既然要点亮，我觉

得就要点出点水平来，神话传说当
然得有，可也应该把天文地理知识
结合上吧！要不然，淘这大的神，还
不如请几个老汉老婆坐在山脚下，
用打渔鼓筒子、唱花鼓的方式讲得
更精彩些。”

大家都不说话了，像看怪物一

样看看他，然后又看看应教授，再看
看投影上似乎像狮子又像河马，也
像野猪还像大象的山势构图，等着
应总发话。

应总揭开茶缸盖，吹了吹上面
好像啥都没有也早已不发烫的水
面，润了润喉咙说：“看来你们北斗

镇在发展经济、追赶超越上，思想并
不统一呀！”

这话分量可一点都不轻。在行
政机关干了这么多年，安北斗还是
能听出弦外之音的。他笑笑说：“看
来应老师也不是单纯研究旅游文化
的专家呀！我只想请教旅游文化方
面的问题。比如你们现在正研究的
这座山，象征天权星，民间也叫文曲
星，看似较暗弱，其实它比太阳的质

量和半径都要大很多，只是离我们
太远而已。这座山既不像狮子，也不
像野猪，更不像河马、大象，我个人
觉得在这方面太过用力意义不大。
山上曾经出过一个唱花鼓戏的老
汉，县文化馆请去录音，三个半月把
肚子里的戏文都没录完，结果唱得
有点激动，突然心肌梗死，去世了。

老汉一字不识，一只眼睛还瞎着，可
把前朝后代的历史故事能唱得清清
如水。光唱本就整理了一尺多厚，我
觉得这就是中国的荷马呀！除了介
绍这颗天权星的科学发现与定位
外，把这个老汉的故事发掘一下，可
能比到底像狮子还是野猪更有意

义。还有你们对阳山冠，就是天枢星
的文化内涵发掘，我尤其不敢苟同。
这是一颗质量为太阳四点八倍的巨
大恒星，离我们有一百二十多光年
远，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呀！你们怎
么……老要朝阳具上想呢？是的，远
看是有那么点像，可它也像麦秸垛、
蘑菇云、原子弹爆炸、龙卷风……还

可以更进一步向深空想象：太阳风
暴、木卫一上的火山、土卫六上的冰

火山……值得想象的东西多了，七
星山完全可以搞成一个充满想象力
的天文科学博物馆呀，为什么老要

朝生殖器上联系呢？这座山像阳具，
那座山像会阴。现在但凡长得挺拔
一点的山势，或者哪儿有个山洞，就
都朝那方面开发、引申。那就是想象
力、创造力、艺术性？我尤其不同意
你们对那张‘石床’的所谓文化内涵
发掘，那就是北斗镇的丑闻。天宫确
实有个‘天床’，由六颗星组成，在小

熊和天龙座，与北斗七星的大熊座
也算比邻，但我们古人想象的不是
你们那个意思呀！你们把‘天床’搞成
了仙女下凡与阳具山猛男的野合，甚
至把七座山都搞成了他们的女儿，又
跟七仙女扯到一起，恕我不恭，这解
说词恐怕得全部推倒重来！”

会议室突然像引爆了一枚炸

弹，嘭的一下，所有人都头晕目眩、
脚底悬空，全炸趴下了。

过了许久，应教授应院长应总
倒是先清醒过来，把笔记本电脑啪
地一合，夹起来就走。他边走边宣
布：“散会！”踢里哐啷，一总七八个
人，全都收拾起家伙，离开了会场。

安北斗还没咋反应过来，不就是发
了个言嘛！南归雁派自己代表镇政
府来，说的就是让自己把关呀！这又
是阳具又是会阴又是“天床野合”
的，解说出来对北斗镇形象有好处
吗？关键是七星山旅游解说词撰写
组里，竟然没一个懂天文的，大多是
影视编剧、新闻主持、商业营销方面

的在校生，这不开玩笑吗？他也气得
嗵地站起来，把挡在面前的一把椅
子狠狠踢了一脚，摔门而去。

他回到房里，正翻看那一堆天
文地理杂志和书籍，南归雁就敲门
进来了，端直问他咋回事。

他没好气地说：“镇上就找了这
样一帮货来搞解说词？”

“咋了？不就是不满意，才让你
介入修改嘛！”
“那是修改的事吗？那是整个思

路都不对，需要全盘推倒重来的问
题。”
“北斗，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

及了。他们定稿后，还要立即培训导
游小姐，必须背过。总不能拿着稿子
给游客念吧？”

“解说词是一种文化，只要解说
就会传播开。你是北斗镇书记，你愿
意让人把镇政府所在地的靠山，说
成是一个阳具？镇政府是靠在阳具
上的？把前几年发生的丑闻，‘穿越’
成什么唐朝一个‘猛男石匠’，勤劳
勇敢、力大如牛，因做梦得到天仙女

暗示：若能打造一张面对星月的石
床，日夜可遥望天庭父母，她便自愿
‘冲破仙规’，下凡与他‘结为丝萝’。
石匠由此挥锤奋力，日夜开凿，石床
终于打成，天仙也如期而至，由此制
造了‘风流千古’的‘石床风月’佳
话。我想问问南书记，这个‘名胜’解
说，我从哪里改起？我们到底想给人

传播一种什么样的旅游文化？”
（未完待续）

点点说：“我爸爸就是公司老
总。”

杨杰说：“不，你爸是你爸，公司
老总是公司老总。”

现在好了，他可以不分裂了，也

不必让女儿跟着分裂了。回到自己是
个多么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不是多
一个字少一个字的问题。当然，字少
了一个，原来签订的合同和许诺依然
有效。

这两年他想清楚了，就两个词，
往“简单”和“真诚”里过。花里胡哨
的，能删掉的都删掉。这个难度很大。

他有点钱，但又没那么有钱，顶多算
大老板里的小小老板。他所在的圈子
也相应地不上不下，想往极品里高雅
高不起来，没那个实力，把世界撇在
一边自己玩，没那资格，但又想玩得
好一点，隔三岔五能往上走两步，所
以，整天就得上上下下地勾连，要疏

导和交通，那就免不了一年到头在花
里胡哨的事情里打滚，不管有多琐
碎、无聊、附庸风雅、荒唐和恶心———
这个圈子和阶层整体上就这水平和
境界，一块儿玩，才能共进退，躲一边
玩，那基本就死路一条———你不待见
人，人也不待见你。可是杨杰有点玩

腻了，应酬、场面、形式主义、百无聊
赖的花花事，他当然都能干，干得也

相当不错，但他越来越克服不了自己
对虚假和意义的质疑。

在过去，他陪客户和别的老总去
唱歌，包了场，有小姐来，每人抱了一
个南腔北调地唱，即使只是鬼哭狼
嚎，但内心里喜欢，投入，他觉得就
好———多烂的事若能真诚投入，起码
在敬业角度值得尊重；现在，他没法

让自己真诚地进入里头，他就在外面
待着，仿佛灵魂出窍，看着自己的肉
身虚与委蛇，戴着面具在酒桌上、麻
将馆里、KTV 包厢中、夜总会的舞池
边，跟一帮厌恶的家伙称兄道弟，把
满脸的假笑送到对方面前，他一点都
不喜欢，这个时候，他跟自己同时叫
杨杰和杨杰出一样分裂。出了聚会的

门，他就开始瞧不上自己：积极主动
地“杨杰出”了。这些事真是非干不可
吗？就没有另一种有意义的、行之有
效的方式存在吗？一定是有，他在找，
因为公司必须做下去，他的商业理想
不能放弃。时至今日，他还在困惑中
摸索，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花里胡哨

的东西从生活中删掉，往简单里做，
同时尽可能真诚。

公司在十六楼，出了电梯就听见
众声喧哗，看见杨杰都不吭声了。
“别走，”他对要散去的员工说，

“说完了再走。”
还是没人吭声。他示意一下平

头。平头说：“大家在商量这玉蟾蜍还

要不要继续放在门厅里。”
“大家的意思是？”

“放吧，吉利，但担心你不高兴，
也不符合咱们‘返璞归真’的企业精
神；不放吧，心里还是不踏实，风水
这东西，同志们都觉得宁信其有、不
信其无，而且，它毕竟跟着咱们四年
了。”
“那就放，”杨杰说，“照大多数人

的意思来。”
“那大伙儿还想让晓萱来给玉蟾

蜍系一根红绸子。当初就是她系的。”
“没问题。”杨杰说，用手拍了拍

放在仿明雕花条几上的玉蟾蜍，它
的脑袋和嘴里的钱串被很多人的手

摸得温润发亮，“不过得等几天了。
她和我一起回老家，这会儿正等着
点点下课。”

小文说：“杨哥，大伙儿还想知
道，抽屉里还要不要再放点吉祥的
宝贝。”
“想放吗？”
一大半人举起手。

“那就放。今年是牛年，”杨杰
说，“小文你让计划处的林总拟个简
短的申请，给大伙儿每人做一个水
晶奔牛，用上等好晶。跟公司乔迁的
红包一起发。咱们水晶也主财、避
凶、辟邪嘛。”

所有人都欢呼。上等天然水晶
雕刻的奔牛，就算只有火柴盒大小，

市价也在四五千以上，是个不小的
福利。

杨杰到办公桌前坐下，翻了过去
一个月的日程安排，做完的事情后面
都打了钩。这个月除了两宗大订单，
最重要的事就是对那家台湾玻璃工
艺企业的考察。那家企业细雕车间的

雕刻机让他印象深刻。他们对传统的
雕刻机做了更科学的改造，对研磨粉
尘的控制及滴水的处理极为到位。即
使所有雕刻机器同时工作，你也很难
闻到呛人的粉尘味，水滴总能及时、
迅速地随雕刻刀落到坯料上，粉尘都
没机会扬起来。征得台方的同意，他
让随行的工程部胡总将机器和操作

过程详细地拍摄下来，从网上发回公
司，让技术人员赶紧投入研究，尽快

改良雕刻机器。
“要为雕刻师的健康负责，”他和

技术人员通话，“顾客是我们的衣食
父母，雕刻师也是。没雕刻师，水晶就
是一块石头。”然后又给远在淮海的
弟弟杨泽打了电话，他在那里负责水
晶制品的生产线。杨杰嘱咐弟弟，天

热了，一定要将车间里的空调等硬件
设施配备齐全，四层活性炭口罩的质
量必须过关，雕刻师的体检工作也要
做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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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彦
（连载 64）

茵张炜 （连载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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